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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最早发现于
1929年，1986年发现的1、2号

“祭祀坑”出土了金杖、面罩、神
树、象牙雕饰等珍贵文物1720
件。迄今三星堆历次考古出土
的铜器、玉石器、金器、陶器和象
牙等的数量已超过5万件。

自 2020 年以来，四川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四川
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组成联
合考古队，启动对祭祀区的深入
发掘研究，在1、2号“祭祀坑”旁
边，相继发现、发掘了距今约
3000年的3号至8号六个“祭祀
坑”。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
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介绍，
三星堆的丝绸经过数千年的埋
藏，已经不复当年的“颜值”，但考
古学家通过显微观察和丝蛋白分
析，在多个“祭祀坑”中发现了丝
绸，有的附着于青铜器等出土文
物上，有的“隐藏”在灰烬中。

深度参与了三星堆丝织品
的发掘、保护及研究工作的中国

丝绸博物馆副馆长周旸告诉记
者，4号“祭祀坑”堆积着15厘米
的灰烬层，通过分析检测，在不
同层面都能检测到强烈的丝素
蛋白信号，这是焚烧丝绸后留下
的锦灰，这么厚的锦灰，可见古
蜀国的富庶程度。

经过“彻查”，周旸的团队在
三星堆的青铜蛇、青铜眼形器、
40多件器物上均发现丝绸，品种
有绢、绮、编织物。“除了厚实的
绢，还有飘逸轻薄的绢，可以想
象当年就像纱巾一样飘逸灵
动。”周旸说。

“三星堆库房里面还有大量
青铜器包块，这些青铜器包块明
显被焚烧过，在这个包块上面也
找到了丝。这是非常明显的丝
绸，看得非常清楚，平纹的致密
的丝绸。我相信当时这块丝绸
是非常厚实的，并且颜色鲜亮。”
周旸说。

丝绸的发现，是多学科交叉
研究和出土文物微痕信息提取
保护的成果，体现了中国考古学

的巨大进步。考古学家不但在
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里找到了
丝绸，也在1986年发现的1、2号

“祭祀坑”出土器物上找到了。
周旸在2号“祭祀坑”的一件青铜
器的背面一个非常隐秘的角落
里发现了斜编织物。这是最常
见的、也是人类使用最久的编织
技艺。

“以三星堆和金沙为代表的
古蜀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重要
起源和组成部分，也是中华古代
文明共同体中最具特色的区域
文化之一。在中华文明一体化
进程中，丝绸是一个非常显著的
趋同因素。不管是关于丝绸的
神话传说、史料记载，还是考古
发现，均表明巴蜀和中原都秉承
着大致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
体系。”周旸说。

三星堆的考古研究还在持
续，考古学家们像找拼图一样，为
我们一点点揭示三星堆古国的

“庐山真面目”。
综合新华社电

跨越3000年
三星堆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再“合璧”
此前在三星堆文物中发现了丝绸的痕迹

苦苦等待约3000年，三星堆青铜鸟脚人像终
于找回“另一半”。

16日，三星堆考古研究团队宣布将8号“祭祀
坑”新发现的顶尊蛇身铜人像与1986年2号“祭祀
坑”出土的青铜鸟脚人像残部拼对成功，专家将这
件文物重新命名为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在“分离”
3000年后终于合体，专家认为这件充满想象力的
珍贵文物堪称中国青铜文明的“巅峰之作”。而在
此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四川广汉市公布的
三星堆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中，除了大量青铜器、
玉器、金器、象牙等，考古学家还通过微痕分析等科
技手段，还在三星堆“祭祀坑”中找到了丝绸。

“这不是人像，应当是神像。”现场见
证两件文物“合璧”的专家无不惊叹。“合
璧”而成的这件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头顶
尊、手撑罍、脚踏鸟，身体向后翻起，完成
了一个高难度“动作”，反映了当时祭祀
行为中非常重要的仪式、行为。五绺立
发的人像造型，与之前三星堆发现的辫
发铜人像和髻发铜人像不同，可能代表
着三星堆又一种身份的人群。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拼积木”。四川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
长冉宏林介绍，跨坑文物拼对，证实了以
前的推测，对后续文物修复有重要指导意
义。这件合体成功的青铜器预示，三星堆

“祭祀坑”的许多器物有可能是“一家子”，
到底还有多少青铜器可以拼合，值得期
待。

“这只是一个阶段性重要发现。我
们还需要做更多室内研究，才能复原三
星堆青铜器的整个样貌。”冉宏林说。

8号“祭祀坑”新发现的顶尊蛇身铜人
像分为三部分，中间是一个人首蛇身、凸
目獠牙、戴有牛角面具的铜人像，它的双
手撑在一个带方座的青铜罍上，头上还顶
着一个朱砂彩绘觚形尊，但在坑里没找到
它的下半身。

早就推测几个“祭祀坑”器物存在拼
对关系的专家通过研究，找到了铜人像
的下半身——青铜鸟脚人像。青铜鸟脚
人像已在三星堆博物馆展出过，人像只
有下半身，穿着云雷纹紧身短裙，两腿健
壮，小腿有“文身”，双足似鸟爪突出，又
踩在两只怪鸟上。

答案在36年后揭晓。冉宏林认为，
两件青铜器的“合璧”也说明2号和8号

“祭祀坑”同时形成，文物在埋藏之前就被
“分离”，这对了解几个“祭祀坑”的年代关
系、器物被破坏的原因、当时的社会背景
等，都有重要价值。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拼积木”

三星堆里发现丝绸痕迹

这是一张拼版照片：左为6月1日在四川省广汉市拍摄的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新发现的顶尊蛇
身铜人像（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中为6月15日拍摄的1986年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鸟脚人像残部
（三星堆博物馆供图）；右为6月15日拍摄的拼对成功的鸟足曲身顶尊神像（鲁海子 摄）。 新华社发


